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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回
宋襄公假仁失众

齐姜氏乘醉遣夫

宋襄让国之举，似是贤人；及为君后，所行之事，

无一可取。可见论人者，未可以一事之偶贤，而概论其

馀也。

宋襄满口仁义忠信，却执滕君，杀曾阝子，围曹伐

郑，已是言行不符了。到用兵时，却把“仁义”二字认

真起来，真是迂阔可笑之极。图霸争盟，原非歹事。但

不度德量力，胡行乱做，便自然要弄出祸来。宋襄志大

才疏，识短性躁，即布置小事，未必妥当，况军国重务

耶？其败宜矣！

目夷真有相才，公孙固真有将才。使宋襄专任二人

以政，徐图定霸，或可希冀万一。乃听子荡之谬言，逞

狂躁之胸臆，以致事事贻殃。不能自悔，反强作解说，

以文饰之，宋襄杀才而已。

目夷才识俱优，若使为君，必有可观。不知何以当

日错看了宋襄也，岂以其能让国，遂谓其真贤耶？若看

后来举动，则当日让国之事，亦不过好名之豪举耳。岂

亦预料目夷之必不肯受，故为此一让，以博名高耶？不

然，这般一个躁妄之人，何以忽有此恬退之事乎？

宋襄陵虐小国，杀诸侯以祭妖神，桀、纣之所不出

也。而乃以不击半济，不鼓不成列，不重伤，不擒二毛

为仁义，便无异盗贼杀人而取其货，而以埋尸掩骨为

仁，分财必均，长少有序为义也，可发一笑。

霸与王异，为其以力而不以仁也。而霸与暴异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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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仍以仁义为名也。故孟子曰：以力假仁者霸。仁便是

仁，何以谓之假仁？假仁便是假仁，何以为之以力？盖

其仁非出本心，不过借以为名以服人耳，故曰假仁。假

仁，人如何肯服？所恃者有力，故曰以力。但只是以

力，则力与我敌者不服我矣。即力不如我者，又依附他

人之有力者，则亦不必定是服我。惟我以力之所能为，

却一般也行些仁义之事，使人既畏我之力，又贪我之

仁。即我之用力处，亦借仁义之名，使人但称我为仁，

而不称我为力，又借仁名以合众力，而服但知以力而不

能假仁之人，则天下诸侯不我之服而谁服乎？诸侯皆

服，而于是乎成霸矣。楚子虽强，是只知以力而不知假

仁者也。宋襄知假仁而力不逮，楚成有力而不知假仁，

故皆不能成霸也。至于以舅纳甥，则是禽兽之行，本传

已明言之，又不止于不能霸而已矣。

晋文人品学问，看来也只平常，安于逸乐，非有远

大之谋者也。其得国与成霸，大率皆诸臣之力。而诸贤

才之所以尽心相辅者，则以其素能重贤礼士也。齐桓以

平常人物，赖管、宁诸贤而成霸；晋文以平常人物，又

赖狐、赵诸贤而成霸。可见贤才之有益于人不小，可以

化无用为有用也，为国者可忽乎哉！

话说楚成王假饰乘车赴会，跟随人众俱是壮丁，内穿暗

甲，身带暗器，都是成得臣、斗勃选练来的，好不勇猛！又

遣艹为吕臣、斗般（子文之子。）二将，统领大军，随后而进，

准备大大厮杀。宋襄公全然不知，堕其圈套。正是没心人遇

有心人，要脱身时难脱身了。楚王拿住了襄公，众甲士将公

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，及仓中积粟，掳掠一空。随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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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，皆为楚有。（只算贴他，却不值一声多谢。）陈、蔡、

郑、许、曹五位诸侯，人人悚惧，谁敢上前说个方便。楚成

王邀众诸侯至于馆寓，面数宋襄公六罪，曰：“汝伐齐之丧，

擅行废置，一罪也；滕子赴会稍迟，辄加絷辱，二罪也；用

人代牲，以祭淫鬼，三罪也；曹缺地主之仪，其事甚小，汝

乃恃强围之，四罪也；以亡国之馀，（殷为亡国。）不能度德

量力，天象示戒，犹思图伯，五罪也；求诸侯于寡人，而妄

自尊大，全无逊让之礼，六罪也。（前五罪不过陪衬耳，正

文自在此句。）天夺其魄，单车赴会，（宋襄单车赴会，原说

是忠信，楚人却说是天夺其魄，想败犹可，而此等语最不可

耐也。）寡人今日统甲车千乘，战将千员，踏碎睢阳城，为

齐、曾阝各国报仇。诸君但少驻车驾，看寡人取宋而回，更

与诸君痛饮十日方散。”众诸侯莫不唯唯。襄公顿口无言，

似木雕泥塑一般，只多着两行珠泪。须臾，楚国大兵俱集，

号曰千乘，实五百乘。楚成王赏劳了军士，拔寨都起，带了

宋襄公，杀向睢阳城来。列国诸侯奉楚王之命，俱屯盂地，

无敢归者。（宋襄虽则有罪，而楚人背信劫盟，执其君而伐

其国，则已甚矣。当时诸侯乃无一人敢出言以正之者，何其

庸懦至此也。）史官有诗讥宋襄之失：

无端媚楚反遭殃，引得睢阳做战场。

昔日齐桓曾九合，何尝容楚近封疆？

却说公子目夷自盂地盟坛逃回本国，向司马公孙固说知

宋公被劫一事，楚兵旦暮且到，速速调兵，登陴（城垛也。）

把守。公孙固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公子须暂摄君位，然

后号令赏罚，人心始肃。”（是最大最要紧主意，有明天顺、

景泰之事，正是如此。）目夷附公孙固之耳曰：“楚人执我君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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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伐我，有挟而求也。必须如此如此，楚人必放吾君归国。”

固曰：“此言甚当。”乃向群臣言：“吾君未必能归矣！我等

宜推戴公子目夷，以主国事。”群臣知目夷之贤，无不欣然。

（亦亏目夷贤者，人心素所推戴，故易于为力。）公子目夷告

于太庙，南面摄政。三军用命，铃柝严明，睢阳各路城门，

把守得铁桶相似。方才安排停当，楚王大军已到，立住营

寨。使将军斗勃向前打话，言：“尔君已被我拘执在此，生

杀在吾手。早早献土纳降，保全汝君性命！”公孙固在城楼

答曰：“赖社稷神灵，国人已立新君矣。生杀任你，欲降不

可得也！”（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淮阴之所以用将士也。不意

宋人于国君亦用此法，大奇。）斗勃曰：“汝君见在，安得复

立一君乎？”公孙固曰：“立君以主社稷也。社稷无主，安得

不立新君？”斗勃曰：“某等愿送汝君归国，何以相酬？”公

孙固曰：“故君被执，已辱社稷，虽归亦不得为君矣。归与

不归，惟楚所命。（越说得极没要紧，便回来得越稳。一要

紧，便不稳矣。）若要决战，我城中甲车未曾损折，情愿决

一死战！”斗勃见公孙固答语硬挣，回报楚王。楚王大怒，

喝教攻城。城上矢石如雨，楚兵多有损伤。连攻三日，乾折

便宜，不能取胜。（又全亏有此力量，有此预备。不然，纵

立新君，楚人岂肯轻易罢手？）楚王曰：“彼国既不用宋君，

杀之何如？”成得臣对曰：“王以杀曾阝子为宋罪，今杀宋公，

是效尤也。杀宋公犹杀匹夫耳，不能得宋而徒取怨，不如释

之。”（只是杀之无益，不是怕效尤取罪。不然，以舅纳甥，

罪不更大乎？）楚王曰：“攻宋不下，又释其君，何以为名？”

得臣对曰：“臣有计矣。今不与盂之会者，惟齐、鲁二国。

齐与我已两次通好，且不必较。鲁，礼义之邦，一向辅齐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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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，目中无楚。若以宋之俘获献鲁，请鲁君于亳都（殷之故

都，地属宋。）相会，鲁见宋俘，必恐惧而来。鲁、宋是葵

丘同盟之人，况鲁侯甚贤，必然为宋求情，我因以为鲁君之

德。是我一举而兼得宋、鲁也。”（知己知彼，量力而行，便

不怕不上我算。）楚王鼓掌大笑曰：“子玉真有见识！”乃退

兵屯于亳都，用宜申为使，将卤获数车，如曲阜献捷。其书

云：

宋公傲慢无礼，寡人已幽之于亳。（宋地。）不敢擅

功，谨献捷于上国。望君辱临，同决其狱。

鲁僖公览书大惊，正是：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明知楚

使献捷，词意夸张，是恐吓之意。但鲁弱楚强，若不往会，

恐其移师来伐，悔无及矣！乃厚待宜申，先发回书，驰报楚

王，言：“鲁侯如命，即日赴会。”

鲁僖公随后发驾，大夫仲遂从行。来至亳都，仲遂因宜

申先容，用私礼先见了成得臣，（“神灵庙祝肥”，真是千古

不易语。）嘱其于楚王前每事方便。得臣引鲁僖公与楚成王

相见，各致敬慕之意。其时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五位诸侯，

俱自盂地来会，和鲁僖公共是六位，聚于一处商议。郑文公

开言，欲尊楚王为盟主。（阿舅主盟，妹夫亦与有荣施。其

如令爱之不可保何。）诸侯嗫嚅未应。鲁僖公奋然曰：“盟主

须仁义布闻，人心悦服。今楚王恃兵车之众，袭执上公，有

威无德，人心疑惧。吾等与宋俱有同盟之谊，若坐视不救，

惟知奉楚，恐被天下豪杰耻笑。楚若能释宋公之囚，终此盟

好，寡人敢不惟命是听！”众诸侯皆曰：“鲁侯之言甚善。”

仲遂将这话私告于成得臣，得臣转闻于楚王。楚王曰：“诸

侯以盟主之义责寡人，寡人其可违乎？”（这个盟主不甚光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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辉，只算强盗大王而已。）乃于亳郊更筑盟坛，期以十二月

癸丑日，歃血要神，同赦宋罪。

约会已定，先一日，将宋公释放，与众诸侯相见。宋襄

公且羞且愤，满肚不乐，却又不得不向诸侯称谢。至日，郑

文公拉众诸侯，复请楚成王登坛主盟。成王执牛耳，宋、鲁

以下，次第受歃。襄公敢怒而不敢言。事毕，诸侯各散。宋

襄公讹闻公子目夷已即君位，将奔卫以避之。公子目夷遣使

已到，致词曰：“臣所以摄位者，为君守也。国固君之国，

何为不入？”须臾，法驾齐备，迎襄公以归。目夷退就臣列。

胡曾先生论襄公之释，全亏公子目夷定计，神闲气定，全不

以旧君为意。若手忙脚乱，求归襄公，楚益视为奇货，岂肯

轻放。有诗赞云：

金注何如瓦注奇？新君能解旧君围。

为君守位乃推位，千古贤名诵目夷。

又有诗说六位诸侯，公然媚楚求宽，明明把中国操纵之

权授之于楚，楚目中尚有中国乎？（楚人之目无中国久矣。

虽齐桓亦无如之何，况今日乎？况事至如此，虽欲摈楚，岂

可得乎？）诗云：

从来兔死自狐悲，被劫何人劫是谁？

用夏媚夷全不耻，还夸释宋得便宜。

宋襄公志欲求伯，被楚人捉弄一场，反受大辱，怨恨之

情，痛入骨髓，但恨力不能报。又怪郑伯倡议，尊楚王为盟

主，不胜其愤，（怪得可笑，终不然，饶了你命出来，反让

你作盟主？）正要与郑国作对。时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，

郑文公如楚行朝礼。宋襄公闻之，大怒，遂起倾国之兵，亲

讨郑罪。使上卿公子目夷辅世子王臣居守。目夷谏曰：“楚、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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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方睦，宋若伐郑，楚必救之。此行恐不能胜取，不如修德

等待时为上。”大司马公孙固亦谏。襄公怒曰：“司马不愿

行，寡人将独往！”固不敢复言，遂出师伐郑。襄公自将中

军，公孙固为副，大夫乐仆伊、华秀老、公子荡、向訾守等

皆从行。谍人报知郑文公，文公大惊，急遣人告急于楚。楚

成王曰：“郑事我如父，宜亟救之。”成得臣进曰：“救郑不

如伐宋。”楚成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得臣对曰：“宋公被执，国人

已破胆矣。今复不自量，以大兵伐郑，其国必虚，乘虚而捣

之，其国必俱，此不待战而知胜负者也。若宋还而自救，彼

亦劳矣。以逸制劳，安往而不得志耶？”（致人而不致于人，

兵家之上策也。）楚王以为然，即命得臣为大将，斗勃副之，

兴兵伐宋。

宋襄公正与郑相持，得了楚兵之信，兼程而归，列营于

泓水之南以拒楚。成得臣使人下战书。公孙固谓襄公曰：

“楚师之来，为救郑也。吾以释郑谢楚，楚必归。不可与

战。”襄公曰：“昔齐桓公兴兵伐楚，今楚来伐而不与战，何

以继桓公之业乎？”（动不动要学齐桓，自家却连香臭还不省

得，可笑，可叹！）公孙固又曰：“吾闻‘一姓不再兴’。天

之弃商久矣，君欲兴之得乎？且吾之甲不如楚坚，兵不如楚

利，人不如楚强。宋人畏楚如畏蛇蝎，君何恃以胜楚？”襄

公曰：“楚兵甲有馀，仁义不足。寡人兵甲不足，仁义有馀。

（不知前日劫盟时，何不以仁义脱祸？）昔武王虎贲三千，而

胜殷亿万之众，惟仁义也。（又比到武王，越发是天外奇

想。）以有道之君，而避无道之臣，寡人虽生不如死矣！”乃

批战书之尾，约以十一日朔日交战于泓阳。（泓水之南。）命

建大旗一面于辂车，旗上写“仁义”二字。（若单只理会

—苑—

● 东周列国志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●



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八字，则宋襄可称圣贤。但不知圣

贤可是这等死法耳？）公孙固暗暗叫苦，私谓乐仆伊曰：“战

主杀而言仁义，吾不知君之仁义何在也？天夺君魄矣，窃为

危之！吾等必戒慎其事，毋致丧国足矣。”至期，公孙固未

鸡鸣而起，请于襄公，严阵以待。（即有仁义，又要严阵作

甚么？司马迂矣！）

且说楚将成得臣屯兵于泓水之北，斗勃请：“五鼓济师，

（济渡也。）防宋人先布阵以扼我。”得臣笑曰：“宋公专务迂

阔，（他分明是仁义，你却说他迂阔，胡说！）全不知兵。

（虽不知兵，却知仁义，比你强多哩。）吾早济早战，晚济晚

战，何所惧哉？”天明，甲乘始陆续渡水。公孙固请于襄公

曰：“楚兵天明始渡，其意甚轻我。今乘其半渡，突前击之，

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。若令皆济，楚众我寡，恐不敌，

奈何？”襄公指大旗曰：“汝见“仁义”二字否？寡人堂堂之

阵，岂有半济而击之理？”公孙固又暗暗叫苦。（自有“仁

义”二字作助兵神咒，急做甚也。）须臾，楚兵尽济。成得

臣服琼弁，结玉缨，绣袍软甲，腰挂雕弓，手执长鞭，指挥

军士，东西布阵，气宇昂昂，旁若无人。公孙固又请于襄公

曰：“楚方布阵，尚未成列，急鼓之必乱。”襄公唾其面曰：

“咄！汝贪一击之利，不顾万世之仁义耶？寡人堂堂之阵，

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？”公孙固又暗暗叫苦。（这等叫苦，

只是未知“仁义”二字之妙耳。）楚兵阵势已成，人强马壮，

漫山遍野，宋兵皆有俱色。襄公使军中发鼓，楚军中亦发

鼓。襄公自挺长戈，带着公子荡、向訾守二将及门官之众，

（守门之官，领兵从驾。）催车直冲楚阵。得臣见来势凶猛，

暗传号令，开了阵门，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。（有了仁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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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不怕他不放进来。）公孙固随后赶上护驾，襄公已杀入阵

内去了。只见一员上将挡住阵门，口口声声叫道：“有本事

的快来决战！”那员将乃斗勃也。公孙固大怒，挺戟直刺斗

勃。勃即举刀相迎。两个交战，未及二十合，宋将乐仆伊引

军来到，斗勃微有着忙之意。恰好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艹为氏

吕臣，各接住乐仆伊厮杀。公孙固乘忙觑个方便，拨开刀

头，驰入楚军。斗勃提刀来赶，宋将华秀老又到，牵住斗

勃，两对儿在阵前厮杀。公孙固在楚阵中左冲右突，良久，

望见东北角上甲士如林，围裹甚紧，疾驱赶之。正遇宋将向

訾守，流血被面，急呼曰：“司马可速来救主！”（神咒为何

不灵，吾甚疑之。）公孙固随着訾守杀入重围，只见门官之

众，一个个身带重伤，兀自与楚军死战不退。原来襄公待下

人极有恩，所以门官皆尽死力。楚军见公孙固英勇，稍稍退

却。公孙固上前看时，公子荡要害被伤，卧于车下，“仁义”

大旗已被楚军夺去了。（怪道杀不过，原来仁义灵符被他夺

去了。）襄公身被数枪，右股中箭，射断膝筋，不能起立。

公子荡见公孙固到来，张目曰：“司马好扶主公，吾死于此

矣！”言讫而绝。公孙固感伤不已，扶襄公于自己车上，以

身蔽之，奋勇杀出。向訾守为后殿，门官第一路拥卫，且战

且走。比及脱离楚阵，门官之众无一存者，宋之甲车十丧八

九。乐仆伊、华秀老见宋公已离虎穴，各自逃回。成得臣乘

胜追之，宋军大败，辎重器械，委弃殆尽。

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。宋兵死者甚众，其父母妻子皆

相讪于朝外，怨襄公不听司马之言，以致于败。襄公闻之，

叹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（被伤者，不忍再伤之。）不擒二毛。

（发斑白者，不忍擒之。）寡人将以仁义行师，岂效此乘危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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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之举哉？”（昔有客至主家，见一猫走过，因问主人：“此

猫住否？”主曰：“人言鸡有五德，吾此猫亦有五德。”客问

其故，主曰：“见鼠不捕，仁也。鼠得其食而让之，义也。”

予闻之不禁大笑，喷饭满案。今闻宋襄之仁义，大类此猫，

又不禁喷饭也。）举国无不讥笑。后人相传，以为宋襄公行

仁义，失众而亡，正指战泓之事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不恤滕曾阝恤楚兵，宁甘伤股不虚名。

宋襄若可称仁义，盗跖文王两不明。

楚兵大获全胜，复渡泓水，奏凯而还。方出宋界，哨马

报：“楚王亲率大军接应，见屯柯泽。”（郑地。）得臣即于柯

泽谒见楚王献捷。楚成王曰：“明日郑君将率其夫人至此劳

军，当大陈俘馘以夸示之。”原来郑文公的夫人芈氏，（芈，

音米。）正是楚成王之妹，是为文芈，以兄妹之亲，驾了辎

车并，（女车，四面皆帷。）随郑文公至于柯泽，相见楚王。

楚王示以俘获之盛。郑文公夫妇称贺，大出金帛，犒赏三

军。（文芈劳军，便失男女之别，又以女甥侍酒，是何礼耶？

楚之禽行，郑自取也。）郑文公敦请楚王来日赴宴。次早，

郑文公亲自出郭，邀楚王进城，设飨于太庙之中，行九献

礼，比于天子。食品数百，外加笾豆六器，宴享之侈，列国

所未有也。文芈所生二女，曰伯芈、叔芈，未嫁在室。文芈

又率之以甥礼见舅，楚王大喜。（楚喜其标致，非喜其有礼

也。看官莫错会了。）郑文公同妻女更番进寿，自午至戌，

吃得楚王酩酊大醉。楚王谓文芈曰：“寡人领情过厚，已逾

量矣！妹与二甥送我一程，何如？”文芈曰：“如命。”郑文

公送楚王出城，先别。文芈及二女与楚王并驾而行，直至军

营。原来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，是夜拉入寝室，遂成枕席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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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。（不知交欢时称谓何如，吾甚疑之。）文芈傍徨于帐中，

一夜不寐。然畏楚王之威，不敢出声。以舅纳甥，真禽兽

也！次日，楚王将军获之半，赠于文芈，载其二女以归，纳

之后宫。郑大夫叔詹叹曰：“楚王其不得令终乎？飨以成礼，

礼而无别，是不终也。”（为后世子商臣弑成王张本。）

且不说楚、宋之事。再表晋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适

齐，至襄王十四年，前后留齐共七年了。遭桓公之变，诸子

争立，国内大乱。及至孝公嗣位，又反先人之所为，附楚仇

宋，纷纷多事，诸侯多与齐不睦。赵衰等私议曰：“吾等适

齐，谓伯主之力，可借以图复也。今嗣君失业，诸侯皆叛，

此其不能为公子谋亦明矣。不如更适他国，别作良图。”乃

相与见公子，欲言其事。公子重耳溺爱齐姜，朝夕欢宴，不

问外事。（虽是人情之常，然非豪杰志量矣。）众豪杰伺候十

日，尚不能见。魏犨怒曰：“吾等以公子有为，故不惮劳苦，

执鞭从游。今留齐七载，偷安惰志，日月如流，吾等十日不

能一见，安能成其大事乎？”狐偃曰：“此非聚谈之处，诸君

都随我来。”乃共出东门外里许，其地名曰桑阴，一望都是

老桑，绿荫重重，日色不至。赵衰等九位豪杰，打一团儿席

地而坐。赵衰曰：“子犯计将安出？”狐偃曰：“公子之行，

在我而已。（岂知若无内力，你竟济不得事。）我等商议停

妥，预备行装，一等公子出来，只说邀他郊外打猎，出了齐

城，大家齐心劫他上路便了。但不知此行，得力在于何国！”

赵衰曰：“宋方图伯，且其君好名之人，盍往投之。如不得

志，更适秦、楚，必有遇焉。”狐偃曰：“吾与公孙司马（名

固。）有旧，且看如何！”众人商议许久方散。只道幽僻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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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人知觉，却不道“若要不闻，除非莫说，若要不知，除非

莫作。”其时姜氏的婢妾十馀人，正在树上采桑喂蚕，见众

人齐坐议事，停手而听之，尽得其语，回宫时，如此恁般，

都述于姜氏知道。姜氏喝曰：“那有此话，不得乱道！”乃命

蚕妾十馀人，幽之一室，至夜半尽杀之，（这十馀人却死得

无辜，可怜。）以灭其口。推公子重耳起，告之曰：“从者将

以公子更适他国，有蚕妾闻其谋，吾恐泄漏其机，或有阻

当，今已除却矣。公子宜早定行计。”重耳曰：“人生安乐，

谁知其他。吾将老此，誓不他往。”（说出如此言语，是返国

且不望，况图伯乎？）姜氏曰：“自公子出亡以来，晋国未有

宁岁。夷吾无道，兵败身辱，国人不悦，邻国不亲，此天所

以待公子也。（晓得天意人事，此妇人大是非凡。）公子此

行，必得晋国，万勿迟疑。”（妇人望夫之富贵，更甚于男子

之自谋，于齐姜可见一斑。）重耳迷恋姜氏，犹弗肯。

次早，赵衰、狐偃、臼季、魏犨四人立宫门之外，传语

请公子郊外射猎。重耳尚高卧未起，使宫人报曰：“公子偶

有微恙，尚未梳栉，不能往也。”齐姜闻言，急使人单召狐

偃入宫。（他又看得的当，又做的机密，此妇人大是非凡。）

姜氏屏去左右，问其来意。狐偃曰：“公子向在翟国，无日

不驰车骤马，伐狐击兔。今在齐，久不出猎，恐其四肢懈

惰，故来相请，别无他意。”姜氏微笑曰：“此番出猎，非宋

即秦、楚耶？”（语亦冷隽可爱。）狐偃大惊曰：“一猎安得如

此之远？”姜氏曰：“汝等欲劫公子逃归，吾已尽知，不得讳

也。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，奈彼执意不从。今晚吾当设宴，

灌醉公子，汝等以车夜载出城，事必谐矣。”狐偃顿首曰：

“夫人割房闱之爱，以成公子之名，贤德千古罕有！”狐偃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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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，与赵衰等说知其事。凡车马人众鞭刀糗繵之类，收拾一

一完备。赵衰、狐毛等先押往效外停泊。只留狐偃、魏犨、

颠颉三人，将小车二乘伏于宫门左右，专等姜氏送信，即便

行事。正是：要为天下奇男子，须历人间万里程。

是晚姜氏置酒宫中，与公子把盏。重耳曰：“此酒为何

而设？”姜氏曰：“知公子有四方之志，特具一杯饯行耳。”

（姜氏此时心中犹不信公子真不肯行。）重耳曰：“人生如白

驹过隙，苟可适志，何必他求？”姜氏曰：“纵欲怀安，非丈

夫之事也。（这是正劝一句。）从者乃忠谋，子必从之！”重

耳勃然变色，搁杯不饮。姜氏曰：“子真不欲行乎？抑诳妾

也？”（这句却不是疑他，正是哄他，怕他疑我耳。读者于此

等处，须细心理会。）重耳曰：“吾不行，谁诳汝！”姜氏带

笑言曰：“行者，公子之志，不行者，公子之情。此酒为饯

公子，今且以留公子矣。愿与公子尽欢可乎？”重耳大喜，

夫妇交酢，更使侍女歌舞进觞。重耳已不胜饮，再四强之，

不觉酩酊大醉，倒于席上。姜氏覆之以衾，使人召狐偃。狐

偃知公子已醉，急引魏犨、颠颉二人入宫，和衾连席，抬出

宫中。先用重褥衬贴，安顿车上停当。狐偃拜辞姜氏，姜氏

不觉泪流。（必须如此，方是情理俱到。不然，虽则有理，

岂不寡情太甚乎？）有诗为证：

公子贪欢乐，佳人慕远行。

要成鸿鹄志，生割凤鸾情。

狐偃等催趱小车二乘，赶黄昏离了齐城，与赵衰等合做

一处，连夜驱驰。约行五六十里，但闻得鸡声四起，东方微

动。重耳方才在车儿上翻身，唤宫人取水解渴。时狐偃执辔

在傍，对曰：“要水须待天明。”重耳自觉摇动不安，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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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扶我下床。”狐偃曰：“非床也，车也。”重耳张目曰：

“汝为谁？”对曰：“狐偃。”重耳心下恍然，知为偃等所算，

推衾而起，大骂子犯：“汝等如何不通知我，出城意欲何

为？”狐偃曰：“将以晋国奉公子也。”（虽是本意，然此时除

却此语，却亦没得说。）重耳曰：“未得晋，先失齐，吾不愿

行！”狐偃诳曰：“离齐已百里矣。齐侯知公子之逃，必发兵

来追，不可复也。”重耳勃然发怒，见魏犨执戈侍卫，乃夺

其戈以刺狐偃。不知死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—源员—

● 东周列国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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